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鵬情
萬里
趙鵬飛

也
不
知
道
從
什
麼
時
候
開
始
，
每
年
入
夏
了
，
幾

個
耄
耋
之
年
的
老
人
，
總
要
約
我
茶
敘
一
次
。
不
為

別
的
，
只
為
了
跟
我
念
叨
他
們
記
了
一
輩
子
的
恩

人
：
吳
媽
媽
。
幾
年
前
，
一
個
機
緣
巧
合
，
我
採
訪

並
且
在
文
匯
報
刊
發
過
一
篇
曾
提
到
吳
媽
媽
故
事
的

報
道
。

吳
媽
媽
本
名
吳
菊
芳
，
是
民
國
時
廣
東
省
政
府
主
席
李

漢
魂
將
軍
的
夫
人
。
一
九
三
八
年
十
月
，
日
軍
鐵
蹄
南

下
，
廣
州
城
淪
陷
敵
手
。
翻
閱
史
料
，
日
軍
攻
陷
廣
州
的

十
四
個
月
中
，
僅
空
襲
廣
州
就
炸
死
居
民
六
千
多
人
。
越

秀
、
東
山
、
荔
灣
等
人
口
稠
密
的
平
民
區
，
更
是
遭
遇
重

創
。
日
機
不
但
轟
炸
廣
州
，
整
個
南
粵
大
地
也
難
逃
敵

手
，
粗
粗
估
算
一
下
，
廣
東
有
超
過
七
十
個
縣
遭
遇
了
不

同
程
度
的
空
襲
。
國
難
當
頭
，
哀
鴻
遍
野
自
不
必
說
，
廣

東
的
首
府
也
被
迫
從
廣
州
搬
遷
到
粵
北
韶
關
。

大
人
們
要
逃
生
，
還
要
忙
於
生
計
。
愈
來
愈
多
孩
子
流

離
失
所
，
淪
落
街
頭
，
貧
病
交
加
，
衣
食
不
保
，
已
屬
常

態
。
已
為
人
母
的
吳
菊
芳
，
隨
夫
輾
轉
視
察
途
中
，
看
到

無
數
食
不
果
腹
的
孩
子
，
內
心
着
實
傷
痛
。
仔
細
籌
劃
之

後
，
她
跟
丈
夫
提
議
，
由
政
府
出
資
成
立
一
個
專
門
的
機

構
，
來
收
養
這
些
孩
子
。
她
的
想
法
得
到
了
丈
夫
和
廣
東

省
政
府
的
支
持
，
很
快
廣
東
兒
童
教
養
院
在
韶
關
成
立
。

她
親
自
出
任
院
長
，
立
即
動
員
力
量
組
織
了
搶
救
隊
，
潛

回
廣
州
、
花
縣
、
惠
州
，
以
及
台
山
、
新
會
、
開
平
等

地
，
拯
救
淪
陷
區
的
流
浪
孩
童
。
幾
年
下
來
，
這
所
戰
時

兒
童
教
養
院
，
由
一
個
總
院
擴
大
到
七
個
分
院
，
收
養
教
育
的
抗
戰

難
童
也
逾
萬
名
。

﹁
戰
時
物
資
緊
缺
，
醫
藥
更
是
金
貴
無
比
。
許
多
學
生
患
上
了
痢

疾
、
霍
亂
等
急
症
，
地
處
山
區
的
韶
關
缺
醫
斷
藥
，
吳
媽
媽
為
此
急

得
整
夜
都
不
睡
覺
。﹂
儘
管
已
近
八
旬
高
齡
，
憶
及
當
年
吳
媽
媽
的

點
點
滴
滴
，
坐
在
我
對
面
的
鄒
平
濤
老
人
舉
着
筷
子
的
手
，
激
動
得

抖
個
不
停
。

為
了
解
決
藥
物
難
題
，
吳
菊
芳
幾
經
聯
絡
，
得
到
了
宋
美
齡
的
支

持
，
從
時
任
財
政
部
長
孔
祥
熙
處
籌
措
了
十
萬
元
經
費
。
有
錢
自
是

好
辦
事
，
她
很
快
購
置
了
盤
尼
西
林
、
金
雞
納
霜
和
新
藥
邁
仙
︵
即

鏈
黴
素
︶
等
藥
品
送
往
韶
關
。
藥
物
及
時
，
許
多
患
病
的
孩
子
逃
出

生
天
。

為
了
解
決
兒
童
教
養
院
的
巨
額
經
費
，
四
處
奔
波
的
吳
菊
芳
無
暇

照
顧
自
己
的
孩
子
。
就
在
此
時
，
她
年
幼
的
兒
子
李
韶
，
患
上
肺
炎

卻
由
於
疏
於
照
料
而
不
幸
夭
亡
。

時
隔
多
年
，
吳
菊
芳
長
女
李
湞
，
在
廣
州
接
受
我
的
訪
問
時
，
回

憶
母
親
當
年
的
失
子
之
痛
，
仍
然
清
淚
長
流
，
無
法
釋
懷
。
雖
然
失

去
一
子
，
但
吳
菊
芳
用
她
的
大
愛
，
溫
暖
和
救
助
了
數
以
萬
計
的
弱

小
難
童
。
這
些
孩
子
中
，
後
來
成
為
學
者
、
教
授
、
工
程
師
等
的
人

不
計
其
數
，
成
為
建
設
新
中
國
的
積
極
力
量
。

﹁
當
兒
童
教
養
院
的
孩
子
們
得
知
，
吳
院
長
的
兒
子
因
為
沒
有
人

照
料
而
生
病
去
世
之
後
，
我
們
再
也
不
叫
她
吳
院
長
，
大
家
都
改
口

叫
她
吳
媽
媽
。﹂
當
年
的
孤
兒
、
如
今
已
經
八
十
多
歲
的
譚
志
堅
老

人
，
說
到
吳
媽
媽
，
眼
角
立
刻
濕
潤
了
起
來
。

廣
州
解
放
前
夕
，
吳
菊
芳
隨
丈
夫
舉
家
遷
往
美
國
，
直
到
內
地
改

革
開
放
之
後
，
他
們
夫
婦
受
邀
回
到
祖
國
，
鄧
穎
超
、
葉
劍
英
、
廖

承
志
等
國
家
領
導
人
特
別
會
見
了
他
們
。
鄧
穎
超
當
時
評
價
吳
菊
芳

時
曾
說
她
：﹁
在
抗
日
烽
火
中
以
偉
大
的
慈
母
般
的
愛
培
育
下
一

代
。﹂今

年
適
逢
抗
日
戰
爭
勝
利
七
十
周
年
，
距
吳
菊
芳
創
建
的
廣
東
兒

童
教
養
院
成
立
，
也
已
經
七
十
六
年
。
這
群
平
均
年
齡
超
過
七
十
六

歲
的
抗
日﹁
難
童﹂
們
，
仍
然
希
望
能
聚
首
廣
州
，
銘
記
國
難
，
懷

念
吳
媽
媽
。

抗日難童的吳媽媽

聽
說
，
台
灣
讀
者
有
擁
鄭
愁
予
的
擁
鄭
派
，
和
擁

余
光
中
的
擁
余
派
。

兩
派
都
各
為
其
主
，
其
中
兩
派
爭
議
的
焦
點
是
誰

的
讀
者
多
。

鄭
愁
予
在
台
灣
崛
起
很
早
。
他
的
︽
鄭
愁
予
詩

選
︾
，
在
台
灣
銷
路
一
枝
獨
秀
，
據
說
重
印
超
過
一
百
版

次
。鄭

詩
在
抒
情
中
見
豪
邁
，
受
到
廣
大
青
少
年
讀
者
的
歡

迎
，
可
謂
歷
久
不
衰
。

余
詩
雖
傾
向
學
院
派
，
但
以
典
雅
秀
逸
見
稱
，
在
海
內

外
也
有
不
少
擁
躉
。

平
心
而
論
，
早
年
鄭
詩
從
認
受
性
而
言
，
略
勝
一
籌
。

可
是
，
余
詩
在
近
十
多
年
來
，
有
後
來
居
上
之
勢
，
加

上
溫
家
寶
以
總
理
身
份
引
用
余
光
中
的
︽
鄉
愁
︾
，
在
內

地
更
是
洛
陽
紙
貴
、
一
紙
風
行
。

嚴
格
來
說
，
鄭
愁
予
早
年
移
民
美
國
，
是
海
外
華
人
詩

人
的
佼
佼
者
。

余
光
中
是
台
灣
詩
人
中
的
重
量
級
人
物
，
一
內
一
外
，

各
領
風
騷
，
互
為
瑜
亮
。

月
前
，
愁
予
與
梅
芳
來
了
城
大
做
駐
校
作
家
。

他
抵
埗
後
給
我
打
電
話
，
我
剛
巧
在
馬
來
西
亞
公
幹
。

已
有
一
年
多
沒
見
面
，
難
得
嫂
夫
人
梅
芳
也
一
道
，
太

高
興
了
，
我
約
他
返
港
後
一
敘
，
浮
一
大
白
。

愁
予
是
詩
仙
、
酒
仙
。

詩
寫
得
好
，
不
一
定
擅
飲
，
如
杜
甫
。

詩
酒
並
駕
，
如
李
白
。

杜
甫
滿
腔
憂
國
憂
民
，
太
沉
重
了
；
反
不
如
李
白
詩
酒
論
英
雄
，

來
得
脫
透
、
瀟
灑
。

後
者
更
近
人
間
煙
火
，
也
可
愛
得
多
了
。

愁
予
就
是
箇
中
的
典
型
人
物
。

不
信
，
請
讀
愁
予
的
詩
吧
︱
︱

我
從
海
上
來
，
帶
回
航
海
的
二
十
二
顆
星
。

妳
問
我
航
海
的
事
兒
，
我
仰
天
笑
了
…
…

︱
︱
︽
如
霧
起
時
︾

在
我
面
前
安
坐
着
碩
健
煥
發
的
鄭
愁
予
，
如
果
與
他
的
詩
相
印

證
，
那
不
是
陰
性
的
︵
楊
牧
語
︶
，
而
更
多
的
是
傾
向
於
陽
性
的
鄭

愁
予
。

過
去
有
不
少
人
引
用
鄭
氏
的
︽
錯
誤
︾
一
詩
，
用
以
概
括
他
的
詩

的
風
格
，
但
我
發
現
上
面
援
引
的
兩
句
詩
，
更
能
說
到
骨
子
裡
：
眼

前
鄭
愁
予
的
性
情
。

這
是
我
頭
一
遭
見
到
鄭
愁
予
的
印
象
。

那
是
一
九
八
二
年
的
深
秋
，
我
在
任
職
於
聯
合
國
的
劉
君
的
引
薦

下
，
乘
了
兩
個
多
鐘
頭
的
長
途
快
速
火
車
，
到
了
耶
魯
大
學
側
畔
劉

君
的
家
，
已
是
向
晚
時
分
。

鄭
愁
予
來
了
，
攜
來
一
大
盤
已
做
好
的
日
本
魚
生
，
我
們
一
壁
吃

着
日
本
魚
生
︵
地
道
得
與
我
在
東
京
所
吃
到
的
不
遑
多
讓
︶
，
一
壁

喝
着
威
士
忌
。

有
酒
助
興
，
話
匣
子
一
打
開
，
就
如
小
溪
的
流
漾
，
沒
有
歇
止
。

他
的
健
談
、
他
的
朗
笑
、
他
的
海
飲
、
他
運
動
家
翩
然
的
風
度
，

使
我
感
到
一
股
剛
豪
之
氣
。

這
是
現
實
的
鄭
愁
予
，
起
碼
沒
有
一
股
少
男
少
女
從
早
期
詩
中
獲

得
的
柔
婉
的
感
念
，
相
反
地
，
是
另
外
一
種
︱
︱
既
不
是
柔
約
的
，

也
不
僅
僅
是
豪
放
︵
鄭
氏
在
與
筆
者
的
談
話
中
，
已
否
認
他
的
詩
風

是
婉
約
派
或
豪
放
派
︶
，
那
是
剛
柔
兼
濟
而
難
掩
英
豪
之
氣
。

相
信
這
與
鄭
愁
予
畢
業
後
任
職
雨
港
基
隆
有
關
。

那
段
期
間
他
竟
日
與
輪
船
、
大
海
為
伴
，
卻
又
喜
愛
登
山
，
足
跡

遍
及
台
島
大
山
名
嶽
。

於
是
，
山
海
風
雨
都
來
到
他
的
詩
中
，
形
成
他
詩
歌
豪
放
的
意
象

和
逼
人
的
靈
氣
。

大
海
的
廣
闊
胸
懷
與
大
山
的
雄
偉
，
也
烙
在
他
的
心
間
，
鍛
造
他

豪
邁
的
性
格
。

（
說
鄭
愁
予
之
一
）

愁予．詩仙．酒仙

續
談
勞
永
樂
的
另
類
疫
苗
論
。

在
外
國
有
不
少
西
醫
挺
身
而
出
，
談
新
舊
疫
苗
的
弊

處
。
在
香
港
，
我
們
聽
到
的
卻
只
有
一
窩
蜂
的
支
持
，
令

人
誤
以
為
西
醫
等
同
疫
苗
支
持
者
，
其
實
不
然
。

勞
永
樂
是
香
港
唯
一
肯
執
筆
批
判
疫
苗
不
是
的
西
醫
，

他
多
談
新
疫
苗
，
如
流
感
針
。

香
港
政
府
年
復
一
年
硬
銷
流
感
疫
苗
，
直
至
今
年
有
醫
護
人
員

接
種
後
出
現
嚴
重
副
作
用
，
高
永
文
才
說
此
可
能
性
不
可
排
除
，

但
你
看
看
流
感
疫
苗
新
聞
下
的
留
言
，
平
均
十
個
有
一
個
會
提
醒

大
家
不
要
接
種
，
老
人
家
接
種
後
尤
其
反
應
太
大
，
嚴
重
的
甚
至

致
命
。
這
是
民
間
數
據
，
卻
從
不
曾
進
入
傳
媒
主
流
論
述
中
。

勞
永
樂
早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已
看
穿
政
府
的
嚇
唬
把
戲
，﹁
事

實
上
，
一
百
人
患
流
感
，
九
十
人
不
藥
而
癒
，
餘
下
十
人
由
於
種

種
原
因
就
醫
…
…
因
此
，
把
流
感
描
繪
成
導
致
醫
院
爆
滿
的
疾

病
，
甚
至
公
告
調
配
人
手
、
加
開
病
床
，
擺
出
來
者
不
拒
的
架

勢
，
全
屬
傳
遞
錯
誤
訊
息
，
後
果
是
導
致
更
多
人
染
上
流
感
，
醫

院
更
加
爆
滿
。
大
部
分
流
感
患
者
根
本
毋
須
看
醫
生
，
在
家
多
休

息
、
多
喝
水
，
便
自
動
痊
癒
。
看
醫
生
者
，
也
許
欲
減
輕
不
適
，

但
在
社
區
執
業
的
西
醫
、
中
醫
，
絕
對
有
能
力
提
供
這
類
服
務
。

醫
管
局
的
錯
誤
訊
息
令
市
民
以
為
流
感
特
別
嚴
重
，
一
窩
蜂
湧
往

公
立
醫
院
急
症
室
，
在
人
山
人
海
候
診
大
堂
輪
候
多
個
小
時
，
急

症
室
難
免
變
為
傳
播
流
感
的
溫
床
。﹂
我
相
信
現
在
沒
有
任
何
一

位
香
港
執
業
西
醫
，
敢
說
在
家
休
息
就
是
針
對
流
感
的
最
好
治
療

方
法
。

至
於
疫
苗
，
他
更
明
言
：﹁
根
據
具
公
信
的
獨
立
學
術
評
審

機
構C

ochrane

的
審
核
結
果
，
以
健
康
成
年
人
計
，
要
預
防
一

人
出
現
流
感
病
徵
，
至
少
需
要
四
十
人
注
射
流
感
疫
苗
。
以
政
府
津
貼
每
人

一
百
六
十
元
計
，
要
預
防
一
人
出
現
流
感
病
徵
，
便
需
要
花
公
帑
六
千
四
百

元
。
若
疫
苗
成
分
跟
該
年
度
的
流
行
病
毒
不
吻
合
，
像
今
年
︵
二
零
一
五

年
︶
，
保
護
成
效
跌
至
兩
成
，
便
需
為
二
百
人
注
射
疫
苗
才
可
預
防
一
人
出

現
流
感
病
徵
。
…
…
接
受
幾
乎
全
無
成
效
的
疫
苗
乃
浪
費
時
間
，
萬
一
出
現

副
作
用
更
得
不
償
失
。﹂

他
除
了
質
疑
疫
苗
成
效
及
副
作
用
外
，
也
提
及
疫
苗
價
目
，
目
的
大
概
只

有
一
個
，
就
是
說
明
此
項﹁
必
需
品﹂
動
用
了
多
少
公
帑
而
又
沒
有
成
效
，

且
最
終
受
益
者
只
有
藥
廠
。
他
不
只
一
次
說
醫
藥
勾
結
要
來
個
了
斷
，
而
其

中
疫
苗
一
定
是
關
鍵
。

勞永樂的疫苗論（二）
路地
觀察
湯禎兆

內
地
出
版
的
一
輯
輯
︽
老
照
片
︾
，
保
存
着
歷
史
上
一
些

有
價
值
的
舊
照
，
極
具
收
藏
價
值
。
我
最
近
在
藏
書
堆
中
找

出
一
本
第
十
六
輯
︽
老
照
片
︾
，
發
現
其
中
有
好
幾
張
血
淋

淋
的
照
片
，
是
英
勇
就
義
的
革
命
烈
士
的
遺
照
。

當
年
在
台
灣
，
陳
儀
被
蔣
介
石
下
令
槍
決
的
兩
張
照
片
最

為
驚
心
動
魄
。

陳
儀
是
誰
？
年
輕
人
大
概
不
知
道
。
他
是
蔣
介
石
的
愛
將
，

台
灣
光
復
後
，
他
是
蔣
介
石
派
去
的
第
一
任﹁
台
灣
省
行
政
長

官﹂
。
一
九
四
七
年
，
陳
儀
主
政
下
的
台
灣
，
因
為
人
民
不
滿
國

民
黨
政
權
的
腐
敗
、
無
能
，
爆
發
了﹁
二
．
二
八﹂
事
變
。
陳
儀

協
調
未
成
，
竟
由
大
陸
調
兵
進
行
鎮
壓
，
造
成
嚴
重
死
傷
，
更
造

成
大
陸
國
民
黨
政
權
與
台
灣
人
民
之
間
的
對
立
情
緒
。
陳
儀
則
未

受
蔣
介
石
處
分
，
只
是
調
離
台
灣
。

他
回
大
陸
工
作
時
，
因
看
到
國
民
黨
大
勢
已
去
，
便
派
人
與

共
產
黨
有
所
接
觸
。
事
情
被
蔣
介
石
知
悉
，
驚
訝
於
這
位
愛
將
居

然
企
圖﹁
投
敵﹂
，
於
是
將
其
押
回
台
灣
，
立
即
槍
決
。

︽
老
照
片
︾
中
有
兩
張
陳
儀
臨
刑
前
後
的
照
片
。
照
片
可

以
看
到
，
陳
儀
行
刑
前
並
未
穿
上
囚
衣
，
反
而
穿
上
一
襲
筆

挺
的
白
色
西
裝
，
也
未
戴
上
手
銬
，
一
副
從
容
就
義
的
樣

子
。
一
張
是
臨
刑
前
拍
攝
的
，
另
一
張
是
中
槍
倒
地
的
照

片
。當

年
還
有
一
件
著
名
的
吳
石
案
。
吳
石
是
共
產
黨
情
報
人

員
，
加
入
國
民
黨
成
為
國
民
黨
的
高
級
將
領
，
官
至
國
防
部
參
謀
次

長
、
中
將
。
由
於
當
年
共
產
黨
台
灣
省
工
委
書
記
蔡
孝
乾
被
捕
叛
變
，

將
台
灣
地
下
黨
的
關
係
全
盤
托
出
，
以
至
吳
石
等
一
大
批
共
產
黨
員
以

及
與
中
共
有
聯
繫
的
軍
政
人
員
，
都
遭
處
決
。
蔣
介
石
認
為
，
大
陸
的

﹁
淪
陷﹂
，
國
民
黨
敗
在
情
報
部
門
被
敵
人
滲
透
，
因
此
他
再
貫
徹
其

早
年﹁
剿
共﹂
時
的﹁
寧
可
錯
殺
一
千
，
不
可
放
過
一
個﹂
的
政
策
。

白
色
恐
怖
，
瀰
漫
全
島
。
我
的
一
位
姓
張
的
老
同
學
和
老
同
事
，
也
在

台
灣
被
逮
捕
處
決
。

這
本
︽
老
照
片
︾
的
封
面
，
是
革
命
志
士
聶
曦
在
臨
刑
前
被
押
下
囚
車
的

照
片
。
志
士
面
露
堅
毅
表
情
，
不
屈
精
神
溢
於
言
表
，
可
敬
可
佩
。

烈士《老照片》 生活
語絲
吳康民

找
天
命
尋
求
幫
助
的
人
，
都
是
因
為
想
要

逃
出
困
境
。
天
命
不
妨
稍
作
總
結
，
這
些

﹁
困
境﹂
，
大
多
與
壓
力
以
及
對
未
知
的
恐

懼
有
關
：
害
怕
將
要
來
到
的
升
職
考
驗
、
害

怕
自
己
前
途
迷
茫
、
害
怕
無
法
永
遠
得
到
伴

侶
的
認
同
等
等
。
前
路
未
卜
，
於
是
惴
惴
不

安
，
自
嘆
無
法
熬
過
難
關
。

針
對
各
種
壓
力
，
天
命
給
予
適
用
於
客
人
的

建
議
。
例
如
，
結
合
其
命
格
的
分
析
，
建
議
他

到
某
個
方
位
的
地
區
或
國
家
旅
行
；
改
變
家
居

格
局
，
以
逃
出
愁
城
。
每
每
看
到
大
家
因
此
而

改
善
了
現
狀
，
天
命
倍
感
欣
慰
。

然
而
，
天
命
精
力
有
限
，
無
法
為
所
有
人
分

析
命
理
，
改
變
命
運
。
文
字
能
接
觸
更
多
讀

者
，
當
中
不
少
人
，
也
許
正
在
愁
城
自
困
。
天

命
希
望
借
助
文
字
這
一
媒
介
，
盡
可
能
多
和
大

家
談
談
。

許
多
人
悲
傷
的
原
因
，
是
留
在
原
地
，
覺
得

不
可
能
走
得
出
來
，
於
是
連
試
也
不
肯
試
。
不

知
大
家
有
否
想
過
，
什
麼
是
自
由
？
天
命
心

中
，
自
由
就
是
敢
於
面
對
並
行
動
。
這
裡
所
說

的﹁
面
對﹂
，
絕
非
自
我
催
眠
地
說﹁
無
事

嘅
！
我
捱
到
嘅
！﹂
然
後
就
坐
等
困
難
自
己
過
去
。
相
反
，

若
想
自
由
，
應
要
自
己
掌
握
主
動
權
︱
什
麼
都
不
做
，
如
此

被
動
，
談
何
自
由
？

也
許
能
力
有
限
，
也
許
每
天
只
能
走
一
小
步
，
但
只
要
有

行
動
，
便
是
好
的
。
我
認
同﹁
自
由
可
以
呈
現
為
痛
苦
和
憂

傷﹂
的
說
法
。

痛
苦
和
憂
傷
，
為
何
是
自
由
的
呢
？
我
想
，
這
是
因
為
我

們
自
己
能
有
離
開
它
們
的
勇
氣
，
甚
至
能
得
益
於
它
們
，
就

算
一
天
只
能
移
步
一
毫
米
，
積
少
成
多
，
也
終
會
走
出
黑

暗
。
這
過
程
中
，
我
們
獲
得
自
己
把
握
命
運
的
自
由
。

自 由

琴台
客聚
彥 火

天言
知玄
楊天命

在我居住的小區裡住着一對啞巴夫妻。每天我
到菜市場買菜時，都從他們家門前經過。
啞巴夫妻住在一個車庫裡。車庫很小，不過十
來個平方，裡面除擱了一張雙人床外，還放了一
張小桌子、一個衣櫃和一輛小三輪車。床下塞滿
了木柴，桌下堆滿了蜂窩煤，使得本來就狹小的
空間顯得更壓抑。
啞巴夫妻起得很早。我去菜市場買菜時不過清
晨六時左右，啞巴夫妻已經在忙，通常男的生煤
爐，女的掃路道。女的掃路道通常連同整幢樓、
鄰居車庫前的路道一起掃，這讓人對他們有了一
絲敬意。我對這對啞巴夫妻不熟悉，因而見了面
也不會向他們打招呼。然而他們見到我，總是張
開牙齒不整的嘴朝我笑，大概他們曉得我是隔樓
的鄰居吧。時間長了，我也會向他們點頭示意。
啞巴夫妻難得有清閒的時候。我下午從他們樓
前經過時，看他們不是在鋸木柴，就是在整理從
垃圾筒裡選出來的廢品。從熟悉他們的鄰居口中
得知，這對啞巴夫妻已六十多歲，男的原在鎮福
利廠工作，有一份微薄的退休工資；女的是附近
農村的，沒有退休工資，但可享受每月九十元的
居民基礎養老金。由於他們結婚較晚，錯過了生
育年齡，因而無兒無女。夫妻倆住在六樓頂層五

十九平米的居室裡。為了出入方便，同時也為了
改善生活狀況，他們將住房出租給別人住，自己
搬到車庫裡生活。鄰居說，「他們人不錯，心也
巧，特別是男啞巴無師自通，還會修理水電
呢。」同樓的鄰居家中水電壞了，都找他幫忙。
一天，我家中水龍頭突然漏水，想找人維

修，一時又找不到電話，情急之中想到了男啞
巴。啞巴見我找他修水龍頭，二話沒說，拿起
工具便跟我走。他拆開水龍頭後用手勢告訴
我，是裡面的墊圈壞了，只要換個新的就行
了。說着從工具包裡找出一個配套的墊圈，很
快就將水龍頭修好了。臨走前，我拿出二十元
工錢給他，他卻燙手似地連連推讓，我再三堅
持，他這才收下五元錢，並用手勢向我表示感
謝。我有些過意不去，現在的維修工上門服
務，一般都是收三十元哩。
啞巴夫妻不但人好，情感世界也很豐富。
冬日的一天，我照例下樓買菜，當快走到啞巴
的車庫時，突然眼前一亮，只見綠化圃裡的幾棵
大樹上都開滿了五顏六色的花，紅的、黃的、紫
的、白的……很是好看，讓人心裡很溫馨，可又
覺得好奇：時值冬天，這幾棵樹上怎麼會開這麼
多燦爛的花呢？難道是奇異的物候現象？待走近

一看，才知這些樹上都是紮了人工花。女啞巴見
這些花吸引了我駐足觀看，咯咯地傻笑不停，一
臉的得意。旁觀的鄰居告訴我，說這些乾花都是
別人整理家時扔的，啞巴見了覺得可惜，就撿回
來繫在樹上，成了寒冬裡的一道風景。
原以為殘疾人的生活很單調，誰知卻這麼有情
趣。
啞巴夫妻生活雖然艱難，但精神很開朗，絕少

見到他們有愁眉苦臉的時候。一次，我從街上購
物回來，路過他們的車庫時，見他們正在車庫前
的綠化圃裡採摘自己種的枇杷。男的一隻手拉住
枝條，一隻手採摘；女的站在樹下，仰着臉看着
男人，很陶醉的樣子。一會兒，男的衣袋裡便裝
滿了枇杷，拿起一顆黃燦燦的枇杷，用衣袖揩了
揩，一下子塞進女的口中。女的扭頭見我注視着
她，臉上竟浮起了害羞的紅暈，呵呵地笑着，讓
男不再餵她，可男的偏不依，追着她繼續調
情……
沒想到，這對啞巴老人比健全的年輕人還浪

漫。
有段時日，我從啞巴的車庫前經過時，意外地
沒有見到啞巴夫妻的身影。起先懶得打聽，時間
長了有些掛念，便問他們樓道的鄰居：「啞巴夫
妻是不是搬走了？」鄰居說：「他們老兩口能搬
到哪裡去，是男啞巴胃子裡長了個什麼瘤，住院
做手術，女的照應他去了。」唉，真是「黃鼠狼
揀病雞咬」，這啞巴夫妻生活已夠艱難了，卻又
遇上這等事。

啞巴夫妻出院了。男的坐在小三輪上，用特有
的手勢向招呼他的人問好，不時「啊巴巴」地歡
叫着；女的踏着車，滿臉陽光，雙眼笑成了一條
線，劫後重生讓她倍加珍惜愛情。小區裡熟悉這
對啞巴夫妻的人都向他們行注目禮，有的還用手
勢向他們表示慰問。去醫院探望過啞巴的鄰居
說，這對啞巴夫妻不簡單，住院的二十多天裡，
女啞巴一直陪伴在男啞巴身旁，餵藥、伺候食
飯……基本上沒有合過眼。而男啞巴知道自己病
情後，一點兒也不悲觀絕望，相反還安慰起女啞
巴，坦然地交代後事……當手術後聽說是良性腫
瘤時，女啞巴竟然激動得像「范進中舉」似地逐
間病房「啊啊」地叫個不停，用手勢告訴大家，
她的男人沒事了，她的男人沒事了，並特意買了
些糖果送給醫生、護士和同病房的人員。
看着啞巴夫妻離去的背影，我的眼眶有些濕

潤。一對殘疾夫妻面對艱難生活和厄運降臨體現
出的樂觀態度，以及對愛情的堅守，深深地感染
了我這個健全人。
其實，純潔浪漫的愛情是不分年齡的，更沒有
健全人和殘疾人之分，相反，殘疾人對愛情更為
重視和渴望，找到合適的伴侶，有了自己嚮往的
家庭的殘疾人，他們的人生都會發生明顯的轉
折，精神面貌和實際生活都變得明快起來。在現
實生活中，我們身邊存在着不少像啞巴夫妻這樣
用樂觀態度點燃生活激情的殘疾人，他們所特有
的那種相依相偎、相互鼓勵、風雨同舟、甘苦與
共的愛情，同樣能昇華輝煌的火花。

殘疾人的愛情
百
家
廊

王
大
慶

演
藝
圈
喜
事
重
重
，
章
子
怡
答
應
汪
峰
求

婚
，
黃
曉
明
娶A

ngelababy

︵
楊
頴
︶
，

﹁
武
媚
娘﹂
范
冰
冰
亦
兌
現
向
黃
曉
明
許
下

的
承
諾
，
公
開
與
李
晨
的
戀
情
。

范
冰
冰
早
前
在
︽
白
髮
魔
女
之
明
月
天

國
︾
發
布
會
上
，
被
黃
曉
明
追
問
男
友
是
誰
，
她

答
應
若
對
方
宣
布
結
婚
，
自
己
便
公
開
男
友
身

份
，
黃
曉
明
在﹁
我
愛
妻﹂
︵5

月27

日
︶
公
布

與A
ngelababy

領
證
結
婚
，
范
冰
冰
在
兩
日
後

確
認
與
李
晨
拍
拖
。

嚴
格
來
說
，
公
開
戀
情
的
是
李
晨
。
事
前
二
人

當
然
有
默
契
，
由
男
方
負
責
公
開
比
較
恰
當
，
反

映
范
爺
對
男
友
的
尊
重
，
依
稀
看
到
她
小
鳥
依
人

的
模
樣
。

挑
選
公
開
戀
情
的
照
片
，
就
如
范
冰
冰
出
席
國

際
影
展
的
衣
飾
打
扮
，
是
經
過
悉
心
講
究
，
兩
人

都
穿
雪
白
色
情
侶
裝
，
予
人
純
潔
自
然
的
感
覺
。

范
冰
冰
梳
齊
陰
清
湯
掛
麵
髮
型
，
如
果
棄
用
略
嫌

誇
張
的
假
睫
毛
，
看
上
去
就
更
年
輕
清
淡
。
看
甫

士
姿
勢
應
是
自
拍
照
，
兩
人
眼
神
一
致
，
望
同
一

方
向
，
連
笑
容
也
一
模
一
樣
，
心
有
靈
犀
，
明
明

白
白
是
對
戀
人
。
李
晨
站
在
范
冰
冰
身
後
，
猶
如

她
的
強
大
後
盾
。

范
冰
冰
出
道
十
八
年
，
屢
次
跟
合
作
的
男
演
員

傳
出
緋
聞
，
全
被
她
一
一
否
認
，
一
直
以
來
從
未

公
開
戀
情
，
可
見
她
極
之
珍
惜
形
象
，
對
感
情
事
十
分
審
慎

認
真
。
她
願
意
破
例
剖
白
與
李
晨
的
戀
情
，
定
必
經
過
慎
重

考
慮
，
衡
量
過
公
開
後
的
效
應
，
當
然
最
重
要
是
她
認
定
李

晨
是
真
命
天
子
。
她
兌
現
諾
言
的
時
間
對
得
很
準
，
首
先
是

全
世
界
都
讚
她
有
口
齒
，
另
外
，
她
已
屆
適
婚
之
齡
，
拍
拖

很
正
常
，
她
早
已
是﹁
國
際
范﹂
，
拍
拖
不
會
影
響
星
途
，

加
上
李
晨
形
象
不
錯
，
是
理
想
對
象
。

范
冰
冰
事
業
上
比
李
晨
走
得
快
、
上
得
高
，
李
晨
少
不
免

要
承
受
所
有
紅
女
星
男
友
的
委
屈
，
被
指
女
尊
男
卑
，
又
或

男
憑
女
貴
，
身
價
因
戀
情
三
級
跳
等
閒
言
閒
語
，
兩
人
都
備

受
壓
力
，
他
們
要
做
好
心
理
功
課
。

范冰冰兌現承諾 翠袖
乾坤
查小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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